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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U D Y T I M E S采访实录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 2017年2月27日

采访地点： 石家庄市王幼辉家中

王幼辉，1934 年 11 月生，江苏丹阳人，九三学社成

员。1981年任正定县副县长。1983年任河北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后任河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2003年退休。

采访对象：

采访组：王幼辉同志，您好！您大学毕业

后就在正定县工作了，习近平同志 1982年来

正定工作的时候，您任副县长，应该是正定最

早接触并与他相识的同志之一吧？

王幼辉：是的，我1957年大学毕业后来正

定县工作。近平1982年初来到正定的时候，我

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确实算是和他认识比较

早的同事。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

的情景。

那一天，我正在石家庄地区英语学习班学

习，县里给我打来电话，叫我马上回去开会。

回去以后，我们县领导和地区的领导都坐在一

个会议室，谈一个技术引进的事情。进了会议

室，我就发现有一个“当兵的”坐在我对面。

他年纪不大，一身旧军装，穿得很土，脚上穿

个大头鞋，活像个部队炊事班的班长。我很奇

怪，怎么有个当兵的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就问坐在我旁边的地区徐副专员：“那

个当兵的是谁呀？”

徐副专员说：“这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习

近平，到你们县来当副书记。”我恍然大悟：

哦，原来这个“当兵的”就是习近平。

近平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在工作上受县委

冯国强书记的领导。我们县领导班子的同志知

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儿子后，当时有一位县长就

说：“中央大官的子弟，我们怎么相处？”

近平自己很注意，他不希望因为这个和大

家产生隔阂。在正定，那时候领导干部和普通

干部共用一个食堂，我们在食堂打饭，不管职

务大小，都按照先来后到排队，打完饭以后，

大家就在院里的大石灰板上吃饭，蹲着吃，边

吃边聊，哪个干部都不搞特殊。近平从中央军

委办公厅到正定来，“入乡随俗”，很快就和大

家打成一片。

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们在一起工作，很快

也就熟悉了。近平刚到正定的时候不满29岁，

我比他大十几岁。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我们

思想上比较一致，平时很谈得来。

1983年，我到省里以后，冯书记也调到地

区工作，近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是正定县的第

十任县委书记，也是最年轻、文化程度最高的

一任县委书记。

虽然年纪轻轻就当了这么重要的官，但我

从来没有见他发过火，也从来没有见他跟谁拍

过桌子、瞪过眼睛，他一向都非常和气，平易

近人，这让同志们都感到很亲切。他本来就是

这么一个人，从来就是这个样子。跟他在一起

相处，我从不觉得拘束。

有一次开会，我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

聊天，他跟我讲，习近平刚决定从中央机关到

正定来的时候，本来想从基层干起，当个公社

党委书记，但当时省委组织部考虑到，从中央

下来的干部安排得太低也不行，就让他当正定

县委副书记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正定的时候，分

管哪些工作？请谈一谈他刚接手工作时，给您

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幼辉：近平到正定以后，精神文明建设

是他分管的工作内容之一。在这方面，他干了

很多实事，其中之一就是公路治理问题。

正定县是个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从这里

到无极、石家庄、沧州，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很

多，但是那时的公路非常脏乱差。社员经常在

公路上占地堆粪、晒麦子，汽车就只好绕着

走。还有人为了铺设管子浇地，就在公路上挖

沟。路边的私搭乱建也很严重，有很多破破烂

烂的小棚子、小店，缺乏管理。还有，路边的

树木也被人盗伐了不少。公路疏于治理，长期

处于这种乱象，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很多。

近平为了抓好公路治理，动员各个部门，

包括农业、商业、公安等系统，督促四大班子

齐抓共管。他持续抓了一年多，公路上的这些

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一直持续很多年脏乱差的

公路，近平一来总算给弄干净了。

采访组：您当时是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对

于农业大县正定来说，农业、农村、农民这

“三农”应该是县里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

同志当年和您一起配合工作的时候一定很

多吧？

王幼辉：是的，我们两个工作上配合很

多，经常在一起谈工作，也经常一起下乡。正

定县当时有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近平对

我说：“你在正定待了那么长时间，又是学农

的，肯定跑遍全县了。”我确实对情况比较熟

悉，所以近平下乡，就经常和我结伴同行。

县委当时有吉普车，但近平跟我讲：“咱

们还是骑自行车下去好，这样可以多看看。”

这样，我们平时基本都是骑自行车下乡。

出发前，近平嘱咐我说：“咱们下去，你还是

不要提我父亲的名字，就说我是复员军人，来

当副书记就行了。”

近平当时考虑到，工作是工作，和个人背

景是两码事。实实在在干好手头的工作是最重

要的，如果工作做得不咋样，别人知道自己是

高干子弟，反而会看低自己。

我们骑自行车下乡，随走随看，主要是看

庄稼长势。到了公社，就向公社抓生产的主任

了解情况；到了大队，就向大队抓生产的干部

了解情况。近平在乡下调查的时候，除了问生

产以外，还经常问社员家里的情况。他很喜欢

和老百姓聊一些家常话，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

很随和，很亲切。后来，据当时县委分管农业

的副书记闫书章告诉我，近平在正定短短3年

内，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所有

大队。

我们一般在公社吃饭。近平很自律，到了

大队，他都会吃“派饭”，吃完之后抹抹嘴，

说声“谢谢”，按照规定交半斤粮票，再交一

毛五分钱。下午继续走乡串村工作。

有一次，我们到东权城公社下乡，吃饭

时，有5个公社书记，还有县委宣传部的工作

人员。那天的菜也很简单，有一盘猪耳朵、一

盘拌豆腐，这么多人吃这两个菜。主食就是一

人一碗面条。东权城公社书记还拿出一瓶酒来

给大家喝，近平一口也没喝。吃完饭以后，近

平自掏腰包请客，拿出10块钱给了那位公社书

记。公社书记笑笑说：“这些饭哪里用得着 10

块钱？我还倒赚几块钱。”

采访者：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当

年是怎样摘掉正定“高产穷县”帽子的？

王幼辉：上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基

本上我们全县的领导干部以及20多个公社书记

都抓农业工作，“单打一”。至少我参加的多数

会议，主题就是农业。我本人是专抓农业的，

在正定县工作了26年。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正

定的农业，在全省都是出了名的。

我们正定县有 45 万人，种了 30 万亩粮

食。那个时候，省里提出“500斤过黄河，800

斤跨长江”。我们是全省第一个“跨长江”的

县，还写了一本《渡江记》的小册子。

那时候正定在全省是非常有名的高产县，

大家都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可实际情况怎么样

呢？人们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提高。永安公社

的三角村是正定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村

干部给我说：“幼辉，你别看我们高产，村里

有的户还要到无极县买山药干吃。”

我听后大吃一惊：“还要到无极县买山药

干吃？咱们的粮食不够吃啊？”

他说：“都上交了，上交得太多了。”

我们 30万亩的土地种粮食，总产量是 2.4

亿斤，亩产是800斤。这2.4亿的产量，要上交

7600万斤，剩下 1亿 6400万斤再分给老百姓，

每人不到400斤。这些粮食，还是原粮，是带

壳称的，而且就这些粮食，除了人吃还要喂

马，还要留下一年的种子，社员的口粮的确不

多。近平说，正定是“高产穷县”。这话虽然

不好听，但说的却是实情。他很直接地提出

来，这个上交数量不合理，老百姓负担太重。

他向省里领导提意见说：“我们是‘跨长

江’的第一个县，但是我们老百姓吃饭还成问

题呢！”后来，上级领导经过调查研究，感到

正定确实是上交太多了。考虑到正定的实际情

况，决定给减掉 2800 万斤。这样，我们人均

一下子多了不少，老百姓吃饭问题就比过去好

了不少。

群众拍手称快，夸赞说：“到底是北京来

的干部，近平这小伙子魄力真大！”其实，农

民负担过重的情况，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

并不是不知道，但别的干部没有这个胆量向上

级反映，近平就敢，这就表现了他实事求是和

敢于为群众担当的精神。

采访组：刚才您讲到，初次见到习近平同

志的时候，他穿着一身旧军装，很“土”，那

么他平时的生活都是这样简朴吗？

王幼辉：近平时时处处都在为群众谋利，

他自己的生活却特别简朴。我到省里工作以

后，他到石家庄来看我，我们从来没有上过一

次饭店。快到中午的时候，11点半左右，他就

走了。正定离石家庄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他

回到正定正好吃午饭。

其实我完全可以领他在省政府招待所吃

饭，但他到点准走，不愿意给我添麻烦，我也

从不留他，老朋友之间没必要那么客气。但我

到正定去，他就留我吃饭了。有一次，我到正

定去看他，快到中午了，他说：“你今天在这

里吃饭吧。”

当时，近平已经是县委书记，我是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但他没有给我们开小灶。他自

己掏钱买了一个鱼罐头、一个牛肉罐头，又抓

了两把米，放在一个很小的铝锅里，用煤油炉

蒸米饭。那个锅很小，最后蒸出来就是每人一

碗饭。他对我说：“就这些啊，多了就没有

了。”没有汤，我们就一人倒了一杯白开水

喝。不过，这顿饭我们还是吃得很开心。其

实，他是县委书记，完全可以叫伙房给我们做

个饭，但他不愿意搞特殊化。

县里的生活确实很艰苦。1983年，近平有

一次到石家庄办事，办完事来找我，他发现我

房间里有个卫生间，卫生间里还有个澡盆子

（因为我这个住处本来就是招待所改建的）。他

就对我说：“我想洗个澡。”

我当时有点为难，因为这里不是天天有热

水，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才有热水，但这天恰

好不是。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先把澡盆洗

干净，然后用脸盆到隔壁的茶炉房去端热水，

连端了 6 盆热水，把茶炉里的热水全放完了，

然后再兑些凉水。

搞好了洗澡水，我对近平说：“你当心不

要把塞子踢掉，要不水都放走了，你可就洗不

成澡了。”

接下来，近平就“舒舒服服”洗了个澡，

洗完以后说：“真舒服啊！”

那个时候，正定的条件很艰苦，县委、县

政府都没有洗澡的地方。近平是县委书记，完

全可以到招待所去洗澡，但他不搞这种特殊

化，他一向都很严格自律。他说，天热了，就

在办公室里用热水擦擦身。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那次到石家庄是办什

么事？找您又是因为什么？

王幼辉：他那次到石家庄来，是为正定县

建造荣国府的事，找我也是商量这件事。通过

抓旅游建设促进正定发展的思路，在近平当县

委副书记时就已经成型了。当时别的人并没有

这种想法，只有他站得高看得远。实际上，正

定县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我还在正定工作

时，近平就跟我谈过，正定有那么多古寺，还

有那么多宝塔，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发展旅

游呢？

有了这个思路，近平首先考虑的是把这些

文物古迹保护好，其次才是旅游收入的问题。

如果这两者有冲突，他首先还是侧重于文物保

护工作。

有一次，我们到隆兴寺去，他看见一块

碑，上面刻有朱熹题写的“容膝”两字，拓一

次碑收5块钱。旁边还有一块隋碑，因为年头

太长了，很多地方已经风化了。近平说：“以

后不能拓碑了，要把朱熹的题字碑封存起来保

护好，那块隋碑也封存起来，可以刻一个仿制

的碑。”现在立在大殿右边的那块隋碑，就是

按近平的指示仿制的。

1983年，他任县委书记后，正好来了一个

机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拍摄 《红楼

梦》连续剧。近平通过做工作，争取到剧组的

很大一部分镜头在正定县拍摄。剧组原计划搭

建一个临时拍摄基地，拍完了戏一拆了事。后

来，近平决定建一个永久性的荣国府，还要建

荣宁一条街，这样正定以后就可以借此发展旅

游事业。

近平就和我讨论，荣国府建好了，《红楼

梦》 拍完之后，如何再利用这些房子的问题。

当时他跟我说了一个方案，就是把荣国府变成

仿古形式的招待所。他说：“我们把荣国府建

成永久的建筑，拍完电视剧以后，不仅可以当

成旅游景点，也可以变成招待所，比如尤二小

姐的房间多少钱一天，王熙凤的房间多少钱一

天，林黛玉的房间多少钱一天……这是一个思

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我们就搞旅游，

把荣国府作为旅游景点来开放。”他还给我算

了一笔账：“不仅仅是荣国府卖门票的问题，

也不是为了让游客来看一会儿就走。游客不仅

在荣国府参观，还可以在荣宁街吃饭、买纪念

品。如果我们正定县只有一个隆兴寺的话，游

客一上午就走了，只在此留半天。如果我们再

加上荣国府和荣宁一条街，游客最少能留一

天。这一天之内，他要吃喝，要住宿，要消

费，这样他就把钱留在正定了。”正是基于这

种考虑，近平就下定了建设荣国府的决心。

1986年，荣国府竣工。那时近平已经离开

正定到厦门工作了，我去参加了竣工仪式。荣

国府对游客开放以后，门票销售异常火爆，有

力拉动了正定的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对繁

荣正定经济发挥了极大作用。

近平的眼光独到，很有远见，发展旅游业

不算计一时一处的收入，而是纵观全局来策

划。他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把西湖的门票一

律免除，一开始有些人不理解，后来发现门票

免了以后游客更多了，杭州的旅游收入反而大

幅提高了。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您那时为帮助习近平

同志建设荣国府，筹措了不少资金。是这样

的吧？

王幼辉：是的。建设荣国府，当时的主要

困难就是资金问题。盖这么大一座建筑群，如

果没有一定的投资渠道来支持，单凭正定县的

财政肯定是负担不了的。我本人不是抓旅游

的，但我跟近平经常谈这些事，我们很谈得

来。近平和我统计了一个数字，大概需要 300

多万元，正定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俩就开始动脑筋了。

我们商量着是不是可以从省里要些钱来。

后来，近平从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同志那里要

来了20万块钱。

那时，河北省成立了一个文艺基金会，有

一点钱。我跟原省委书记 （当时省委设有第一

书记） 高占祥同志商量：“能不能从基金会拿

10万块钱，借给正定县建荣国府？”他当省委

书记时是抓文化的，很能理解近平做事的初

衷，痛快地说：“好！”

我趁热打铁说：“这 10 万块钱还远远不

够，应该集点资，让大家都来支持建荣国府。”

有一天晚上，近平和我准备到高占祥同志

家去商量这件事。我在电话里说：“高书记，

我和近平想到您家里去谈一谈荣国府的事，您

看可以吗？”

他说：“你们可以来，但是我家里吃饭吃

不好，我们家没保姆。”

那天，近平买了十几个罐头，带到高占祥

同志家里去，我们一边吃“罐头宴”，一边谈

事情。

后来，高占祥同志就和我协调省财政厅、

文化厅等10多个单位开了个会，叫大家出一点

钱，最后决定向正定拨出专用款 172万元。这

样，加上之前七拼八凑的钱，总算把建设荣国

府的事情定下来了。

采访组：您到省里工作以后，在很多工作

上还和习近平同志保持着密切联系。你们作为

老朋友，生活上的交往也很多吧？

王幼辉：那还是很多的。有一件事情让我

至今难忘，就是他请我到北京他的家里吃饭，

一家吃得真简单啊。那是在1983年，全国政协

六届一次会议召开，我到北京开会，住在京丰

宾馆。那天，近平也正好在北京，我就想去他

家看看，我自己也有个好奇心，想看看曾经的

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的家究竟是个什

么样。

于是，我就给他通了电话，说：“我今天

不开会，去你家看看，行不行？”

近平说：“欢迎啊，你来吧！”

随后，他告诉了我地址，我挺高兴，就借

了一辆破自行车，一直骑到他家。到了他家，

我把自行车放在外面，警卫已经得到了通知，

就请我进去了。一进屋，就看见他已经坐在客

厅等我了。我和近平打了招呼，又环顾客厅的

陈设，当时可以说是大吃一惊，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他家的客厅，没有电视机，就有几张

旧沙发，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叫我懂得了什

么叫俭朴。这就是国家领导人家的客厅啊！

我们坐在客厅聊天，近平的姐姐桥桥那天

在家，齐心阿姨也在家，她就坐在我们对过，

说：“我喜欢听你们之间的谈话。”

聊到 11点半，快中午了，近平说：“你在

我们家吃饭吧！”

听到近平说这句话，我正求之不得呢，因

为我肚子已经饿了，骑车回去吃饭也来不及

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有带钱，这顿饭就指望在

近平家吃了。我心想：我倒想尝尝副总理家的

饭是什么味道。

近平就对服务员说：“告诉厨房，今天有

客人来了，多加……”近平说到这儿，我心里

潜意识地就想，肯定是吩咐多加两个菜，结果

近平说的是：“……多加一副碗筷。”

我问近平：“你爸爸回来不回来？”

近平回答说：“回来。”这一下，我又紧

张了。

开饭前，我听见一辆汽车进院来了，近平

说：“我爸爸回来了。”

话音未落，精神矍铄的习仲勋同志就走进

客厅来了，我连忙起身，壮着胆子说：“习叔

叔！您好！”

习老走过来跟我握手，近平在旁边介绍

我：“他叫王幼辉，过去在正定工作，是我的

好朋友，现在在省里工作。”

习老一边跟我握手，一边热情地说：“欢

迎！欢迎！”

到了吃饭时间，大家都在饭厅落座了。我

一看，长方形的桌子上，没有菜。我坐在一

边，近平就坐在我旁边，习老、齐心阿姨、桥

桥也都落座了。一会儿，饭上来了，是陕西的

米粉面，吃起来酸溜溜的，这个饭要比我在京

丰宾馆吃的政协会议餐差老鼻子了。

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习老的左手边放了一

个大盘子，里面有一摞切片面包，我一边吃米粉

面，一边用眼睛看着面包片，特别想拿，但是要

拿，我就得站起来绕过习老，我觉得太失礼了，

也不敢，所以就决定算了，忍住不吃了。

吃了一阵，我说：“我吃饱了。”

近平说：“你舀一碗汤喝。”

我一看那个锅里，是鸡汤，但是汤炖得非

常淡，所谓的鸡汤，没什么味道。大概是一只

鸡炖了一大锅水的缘故。

吃完饭以后，习老问我：“我们家的饭好

吃吗？”

我违心地回答说：“好吃！好吃！”心想，

这顿饭吃得可真简单啊！

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习老说：“个人、家

庭都要勤俭节约，这样社会上就会形成好风

气，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这是他对

我和近平两个人讲的。

随后，习老对我说：“要不我们俩扯扯

（方言，聊聊）？”

我心里想：我跟国家领导人有什么话扯

扯？但是我也不好说“不扯”。当时，我看习

老的眼睛有点发红，就说：“您忙了一上午

了，眼睛都红了，中午还是休息一下吧。”

习老说：“好吧，那我就不陪你了，我下

午还有个外事活动。”

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其实我也怕

自己跟国家领导人讲话讲不了什么。

习老上楼休息之前，又对我讲了一句：

“下次到北京来，还来我家玩啊。”

我估计他们家人中午也得休息，就赶快告

辞走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难忘的习

家午宴》。在那篇文章里，我说：“共产党的高

级干部不是像人们所说的、电影里所讲的住豪

华别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985年年初，有一次机会，我在北京又见

到了习仲勋同志。那段时间，近平正在忙正定

的事情，大概很久没回家了。习老就跟我打

听：“近平在正定那边什么情况？”

我说：“近平现在干得生龙活虎，正在建造

荣国府，这个大项目能给正定的发展带来巨大好

处，把单打一的农业县搞成多种经营的旅游县。”

习老说：“你回去转告他，他做的事情是

应该的，要埋头苦干，不要骄傲自满。”

我说：“好，我一定带到。”

这就是我和习老的第二次见面。一晃，很

多年过去了，2002年 5月的一天，我接到近平

秘书的电话：习仲勋同志去世了。

第二天，我就开车赶到了八宝山。遗体告

别仪式上，来宾绕遗体一周，再和家属握手，

当时齐心阿姨因为悲痛过度，体力不支，坐在

一把椅子上面和来宾握手。我当时没有见到近

平。我想，这么大的事情，近平怎么不在呢？

当我要走出门的时候，猛地听到一个熟悉

的声音从高处朝我喊：“幼辉！”

我回头一看，近平在台阶上面朝我招手，

他大声朝我说：“你要保重身体！”

我说：“你也保重身体！”近平点点头。

（下转 4版）

“近平一向都严格自律”
——习近平在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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